
组团减肥

“大伙，上车，今天咱们去减
肥！”爸爸大声喊道。

爸爸、妈妈、我以及我的兄弟
姐妹，一行14人分乘三辆车浩浩
荡荡地出发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在镇上绝无
仅有：孩子众多，12个，家庭成员
个个都是大块头。事实上，我家的
男孩体重没达到300磅之前，根本
不被认可已经成年。一家人为体
重严重超标苦恼不堪，所以始终
站在寻找减肥的灵丹妙药的最前
沿，可是尽管为此消耗了大量钱
财，却一点效果都没有。

近来在我们这针灸治病渐成
新宠。爸爸上网查看了一些针灸
减肥者的感言，又经多方打听，终
于找到了一位名医，他住在威奇
托市。拜访了这位神医，老爸确信
针灸是减肥的最佳手段。回来后，
他成功说服大家。

据这位医生讲，针灸减肥非
常简单。人的耳朵有一个神经中
枢，控制包括饮食在内的多种功
能。在神经中枢位置打入一枚小
钉，人感到饥饿时只需拽拽耳垂，
饥饿感立刻减轻。进食少了体重
自然直线下降，而且，针灸在门诊
即可完成，无需住院。

我们的车队上午10点准时出
发，中午进入威奇托市郊，在那
儿，我们发现了一家自助餐馆。想
来这顿午餐是减肥前的最后一顿
盛宴，怀着犯人临刑前的悲壮，全

家人扑过去风卷残云，直至实在
咽不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赶到医院，医生端来一个酷
似室内装潢用的射钉枪给我们
看，又给我们展示了钉子，钉子据
称是医用钢材，不过，在我看来，
它与普通钉子无异。

我疑虑陡增，“要不要打些局
部麻醉剂？”我问医生。

“不用，不疼的。”说完了医生
问，“谁先来？”

“老爸！”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医生拿起射钉枪，对着老爸

的一只耳朵，“咔哒”一声，然后走
到另一边，对着另一只耳朵，又

“咔哒”一下。我紧紧盯着老爸，如
果他有一丁点痛苦的表情，我都
会立刻放弃治疗。结果他没有。

我关切地问：“感觉怎么样？”
“一点儿都不疼。”老爸一脸

轻松。
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遇

到难事或者危险事，男孩要奋勇
当先，所以我的大哥拉尔森第二
个接受了治疗。

医生端起“射钉枪”对着拉尔
森的耳朵，“咔哒”，又走到另一
侧，“咔哒”，拉尔森纹丝未动。

“怎么样啊？”我问他。
“没事。”他说。
我是个胆小鬼，所以我把九

岁的弟弟拽到前面，“你先来！”
如果弟弟也没有反应，我就

放心了。我近距离地观察他，“咔
哒”、“咔哒”两声，托比顺利过关。

“感觉如何，托比？”
“一点都不难受。”
我放心了，大步走到医生跟

前。医生端起枪对准我的耳朵。
“咔哒”，嗷！一阵从未经历过

的剧痛袭击了我，医生走到我另
一侧。“咔哒”，嗷！我的下巴动不

了了，疼得厉害。
“疼吗？”妹妹琼问我。
我想尖叫，可是一转念，何必

告诉她呢？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转向琼，

拉动还疼得发抖的下巴，笑着说：
“不疼，一点儿都不疼！”

我坐下来，与我的兄弟会心
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我清楚家里
人谁都不会把刚刚经受的剧痛讲
给别人听，这是我家的优良传统。

针灸治疗后的第一周，我们
的体重都明显减轻，这要归功于
疼痛让我们张不开嘴，我们不得
不用吸管进食流质食物。

等疼痛减轻，我们能活动下
巴正常进食时，我们开始按照治
疗方案拽耳垂，但饥饿感依然，再
拽，还是一样。此后，我们的体重
像弹簧一样迅速反弹。

针灸减肥六个月后，一枚射
钉从我耳朵上掉了下来，另一枚
却舍不得离开。

两年后的一天，我的一个同
事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嚷道：“梅
森，你的耳朵上有个东西！”

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的手指
已经塞到射钉下，猛地一抠，钻心
的疼痛差点让我跪倒在地。

“哎呀，老天！你的耳朵怎么
扎进去一个钉子！”看着捏在手里
的射钉还在滴血，他惊呼。

“我小时候遭遇了一场意外，
耳朵被割掉了。医生不得不用射
钉把它固定到脑袋上。”我抹了抹
疼出的眼泪，编了一个故事骗他。

“我相信你的话。”他说。
“真的？”
“当然，正常人谁会把一个钉

子射进耳朵里？”
我苦笑着附和：“是啊，头脑

正常的人不会做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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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鲻鱼，跳

七岁那年，我家从美国北
端的罗得岛州搬到南端的佛罗
里达州。转学后的头一天，晚上
我就泪水涟涟地回了家。

“老师让我扮演一条mul-
let，”我呜咽着向妈妈倾诉，“其
他一些孩子称心如意地扮演着
石首鱼、笛鲷或蓝鱼，可我却只
得演mullet……”

我不知道mullet为何物，估
计它一定是一种鱼，但这名字
的发音太陌生了，怪怪的，我一
点也不喜欢，因此就不希望别
人拿它来称呼我。我妈，作为一
个刚迁来此地的北方佬，对北
方的鳕鱼和黑斑鳕了如指掌，
对mullet也一无所知，于是也就
没法安慰我了。

这个难题最后交给了我的
继父，一个墨西哥湾岸边的土
著，他是我们母女搬到佛罗里
达州的原因。

“你们是说鲻鱼哇！”听了
这个故事，他大声回应。“嗨，除
了海豚，它大概是最棒的鱼啦。
你扮演它，是一件很光荣的
事。”

我的脸上一定是露出了怀
疑的神情，所以他继续说：“这
样吧，我带你去趟海边，让你见
识见识鲻鱼。”

我们开着新买的车出了
城，驶上一条蜿蜒的中间有贝
壳的沙路，来到一处浅海湾的
袖珍沙滩上。傍晚的夕阳为小
海湾表面镀上一层橘黄；空气
中有一股妈妈的香柏木箱的味
道，还有一股陈旧的复活节彩
蛋的气味，混合的、浓浓的。继
父蹲到小海湾边上，又招手让
我蹲在他的一旁。

“有时候你必须给它们一

点鼓励，”说着，他把双手拱在
自己嘴边像个拉拉队长一样
喊：“跳，鲻鱼，跳。”

这喊声的感召力是如此之
强，以至于我差点跳起来。就在
数英尺之外，一条胖乎乎的翘
鼻子鱼笔直地跃出水面，腾起
老高，然后扑通一声落回水中。

我大睁着眼，惊奇万分，接
着就欢快地模仿继父，和他一
起齐声喊：“跳，鲻鱼，跳！”我们
大概让这些鱼儿跳了将近一个
小时，直到日薄西山，才恋恋不
舍地离开小海湾，驱车回家。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告
诉妈妈这种杂技演员一般的鱼
儿，还有我们如何只喊一声就
让它们立刻跃出水面老高的情
景。第二天早上，我盼着早早赶
到学校，加入到扮演鲻鱼群的
小伙伴当中。

自从小海湾边那个难忘的
下午后，至今已接近半个世纪
了，我现在就住在佛罗里达州
海岸边附近的一个岛上。在一
年中的一些月份，我房子后面
的海水沟渠里会有许多鲻鱼在
游荡。

有时，在风平浪静的夜晚，
我常常会被鲻鱼们一阵阵无休
止的扑通声惊醒，我知道它们
又是在举行跳跃“仪式”。不管
给不给指令，鲻鱼们都会跳，这
事儿我已经明白好多年了。但
每当此时我都会微笑着，重复
继父当年教给我的鱼语。

“跳，”我低声喃喃，“跳，鲻
鱼，跳。”

(译者注：据《辞海》，鲻鱼
mullet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海
中，亦可生活于咸淡水中，中国
沿海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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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了

就 改
●3月18日B4版《野草女痴

情男那些最易走红的角色》“坚
韧野草型”第二栏：“陈德容凭

《梅花烙》中命运多舛最终百忍
成钢的白吟霜一角走红”，“百忍
成钢”应为“百忍成金”。

●3月20日A16版《重伤
女生两次被当尸体遗弃》第一
段：“据安徽涡阳县人民检察
院初步查明，3月12日17时54

分，该高公镇派出所接县公安
局110指令说……”，该“高公
镇”应为“该县高公镇”。

●3月20日A27版《红魔专心
打英超 蓝军发力足总杯》第二
段：“老道的弗格森已经全方位
开始向变身为追赶者的曼城队
施加巨大压力”，“老道”应为“老
到”。同版《腾卡特诚邀球迷看训
练》末段第四行“中超的一匹大
黑”，“大黑”应为“大黑马”。

●3月20日A28版《费天
王书写不老传奇》第三段：“使
得 天 王 老 矣 的 轮 调 再 次 出
现”，“轮调”应为“论调”。

●3月22日A10版《鹿可
否当宠物目前尚无规定》第二
段：“然后由国家林业部颁发
相关的许可证”，“国家林业
部”应为“国家林业局”。国务
院实行大部委制后，中华人民
共和国林业部更名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林业局。

●3月23日A10版《19岁“富
二代”月花上万 “断粮”后抢劫
八旬老翁》第一段：“青岛一位83

岁老人22日中午从银行取完钱
回家，在家门口被人抢劫15500

元”，“22日”应为“20日”。
(感谢读者朱永胜、靳淑

红、周而复始、赵连英、张忠祥
的批评指正)

没那么贵吧

3月25日A7版《电影的胶
片时代渐行渐远》引用张艺谋
的话说：“胶片跑一分钟就要
7000块”。上网查了一下，一本
35mm的柯达原装正版电影胶
片大概卖到1500-2000元，可
以连续拍摄四分钟，这样算下
来，胶片跑一分钟应该在400-
500元，说一分钟得7000元，太
夸张了。 读者 朱永胜

张艺谋所说的“胶片跑一
分钟”，是指电影放映时胶片的

“跑”，而不是拍摄时的“跑”。一
本35mm的柯达原装正版电影胶
片价格是1500至1800元，山东电
影制片厂相关人士介绍，一般
120分钟的大片，如山东厂正在
做后期的《一言止杀》，需要拍
摄500个拷贝的素材(每个拷
贝能拍3分钟，约1500分钟)，
每本1600元，拍摄该片的胶片
成本是80万。电影放映时，相
当于80万跑120分钟，接近每分
钟7000元。张艺谋、冯小刚等人
的大片，因为片长等原因，成本
应该高于这个数字。

记者 倪自放

理由太勉强

3月22日A6版《钱存已故
岳父存折无法取回》，在描述
当事人不愿进行财产公正时
说：“妻子的其他兄弟姐妹至
今还不知道存错钱的事，他担
心一旦要求他们去公正，说不
准有人会怀疑这钱是岳父生
前留下的遗产。”当事人的“岳
父 3 年前已去世”，而“存错
钱”则发生在去年 5月，该日
期存折上打印得很清楚，用这
个理由回避公正，读者也不相
信。 读者 吴敏

钱并不多，最麻烦的是亲
属之间的种种矛盾和猜忌。包
括银行的解释，都是有录音的
原话。读者的质疑十分合理，
能考虑到家庭、银行诸方面原
因的话，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记者 吴慧

多方采访后

瞄准“济南青”

报道“济南青”之前，我
驱车调查了长清、历城等地
的多处山脉，发现青山保护
现状并不令人放心。

有的地方，村民因为建
房取土偷偷豁开山体，给青
山留下不易愈合的“伤疤”；
有的地方，小石料加工厂留
下大量的碎石料，几乎堵塞
河道，河段因为夹杂大量石
头 粉 屑 像 牛 奶 一 样 发
白……

费了很多的力气掌握
了大量材料之后，没承想一
个普通的采访电话惊动了
当地政府，即将完成的采访
最终落了个被“灭火”的命
运。有了这次被“灭火”的经
历，我于是决定暗访。

老舍笔下的

“小山”还在吗

记者住在济南东北部
一小区，借高层建筑地利之
便，对于老舍先生《济南的
冬天》中描述的“小山整把
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
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
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
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
有更多的感触。但调查中发
现，如此美的风景线如今容
颜渐毁。

3月20日，在历城区华
山，记者以做生意的名义，
暗访一家石料加工厂，获悉

一些滥采和加工“济南青”
的内幕。一名经营者透露，
因为开采的“济南青”很抢
手，就是亲兄弟买石料“也
都是拿现钱”……

在掌握外围资料后，记
者决定一探矿坑。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骚扰，从北侧麦田
绕过去，眼前的一幕令记者
吃惊：若干名工作人员正在
数十米深的矿坑下，不顾危
险地疯狂盗采“济南青”，坑
口随时有坍塌可能。记者只
顾拍照，几乎忘掉几米外就
是大坑，冷不丁地瞅见脚下
接近悬空，心里紧张得一阵
抽搐。

私采矿石让华山脚下的
几个村付出明显的生态环境
代价。粉尘飞扬、噪音刺耳，
满目疮痍。华山东北面的卧
牛山曾为“齐烟九点”之一，
如今全然风韵不存，被挖的
只剩一堆乱石。完全可以说，
采矿富了极少数的人，多数

人跟着遭了殃。
赶回报社写稿的路上，

记者心里有一种不吐不快
之感，“济南青”的惨境让人
心痛。因为采访充分，了解
深入，写稿时很顺利，3000

多字一气呵成。

保护生态

人人有责

出于对“济南青”命运
的牵挂，21日，记者再次来
到一天前还在滥采“济南
青”的华山脚下，看到采矿
行为已经停止。感觉到“风
声”不对，华山办事处很多
处石料加工厂，忙着将加工
好的半成品、成品转移。

本报报道引起济南市
国土部门的重视，22日，济
南市国土部门、华山办事处
的工作人员调查大坑，大坑
内没有人，很多采石器械丢
在现场，看样子随时可能重

新开工。历城区国土部门、
华山办事处承诺想办法制
止滥采“济南青”的行为，并
列出了大致的时间表。

其实，华山很多村民都
对私采矿石的行为深恶痛
绝。当地一位居民23日给本
报 9 6 7 0 6读者热线打电话
称，本报“救救济南青”报道
推出之前，当地白天、晚上
都有人放炮炸石，导致有的
村民房屋出现裂缝，汽车玻
璃被碎石砸坏。现在随着夜
间采石现象被遏制，晚上睡
觉安生多了。他希望本报继
续跟踪报道，反映居民希望
结束这种乱象的心声。有的
居民还主动请缨，表示将密
切监视滥采行为，有情况就
向有关部门和本报报告。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的劫掠式开发行为，注定不
会长远。滥采“济南青”现象
能否彻底杜绝，我们将持续
关注。 记者 乔显佳

直奔现场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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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济南青”
3月21日，本报头版推出《救救“济南青”》引起各方强烈关注，但多年累积的问题，单靠一两篇新闻稿件

不可能根本解决。在长达十几天的采访中，“济南青”的惨状令记者感到痛心。作为山东省内优质稀缺矿产
资源，济南历城少数片区的“济南青”面临“枯竭”，而疯狂的开采行为对当地生态而言几乎是一场灾难。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只要这种滥采行为没有停止，本报的新闻监督就不会收兵———

山山，，从从地地上上挖挖到到地地下下，，悲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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